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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護病間
Between Sick&Care

阿嬤：「小姐，妳幾點回家？」

主護：「我四點半下班。」

阿嬤：「我跟你回家好不好？」

主護：「可以啊！」

阿嬤：�「不過我騎『歐兜麥』只能

載妳一個人，妳不可以跟別

人講喔！」

主護：�「好！好！好！阿呢會歹勢

嘸？」

阿嬤：「不會啦！」

這段對話每天中午例行地在病房

上演，從來不會跳針，這個病房不

是別的地方，而是慈院三樓的輕安

居——一個為失智症長者所設立的

日間照護中心。

長者記憶衰退  建立關係最困難

在精神科病房的資歷正式邁入

第九年，前六年都在急性病房，護

理對象是急性期的精神疾病個案，

最近三年來才開始接觸失智症個案

的照護，而且是在日間照護中心，

是證嚴上人為疼惜失智長者，受到

各種「行為精神症狀」干擾後產生

混亂行為，家屬無力兼顧照護與工

作，而設置一個像「家」一樣的環

境，由專業醫護團隊照護，使家屬

白天安心工作，晚上長者也能回家

共享天倫之樂，不會因此被安置在

養護所，更能落實老有所養的人文

精神。

剛接觸這一群老人家，其實最大

的壓力不是對疾病不熟，而是來自

於建立關係的困難，並非是他們難

相處，而是源自於失智症最主要的

一項症狀表現──記憶力衰退，諸

如：剛說完的話馬上忘記；向他自

我介紹，隨後不認得你；重複問相

同問題「妳可以帶我回家嗎？」每

一次的詢問都是那麼真誠，對我而

言是一再重複的語句，對他們來說

每一次都是「認真的頭一次」。

愛在輕安

■ 文／陳巧菱  花蓮慈濟醫院二三東病房副護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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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放兩旁  融入為優先

失智症照護對我而言是完全不同

的照護領域，受過專業護理訓練的

我當然明白如何處理種種失智症的

問題行為，不過實際上並非如此，

因為對他們而言我還只是陌生、不

認識的人，再專業的措施也發揮不

了效用。要融入他們，我必須學習

修正自己一板一眼的態度，說話太

正經老人家們聽不懂──就是頻率

沒調好，搭不上線。

為了更瞭解這群可愛、可敬的老

人家，我向照護經驗豐富的護理佐

理員討教，一一記下每一位長者的

家庭背景、生活習慣、禁忌、說什

麼語言、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愛

吃什麼、不愛吃什麼。現在談論這

些，如數家珍似的都是我珍貴的護

理經驗。他們需要的不是多好的打

針技術或精神科會談技巧，他們需

要可以耐心聽他們說話，而且是重

複的說相同的話的人，完全的包容

和接納，沒有太多的規定，有的是

更大的彈性，可以開心的玩、開懷

的大笑，並有我們舉辦的中秋、端

午、父親節、母親節慶祝，與過去

急性病房的照護截然不同，照護的

最大目標是要如何讓他們來的每一

天都快快樂樂的。

半年搏感情  靈性妥照護

在文章開頭的對話，是我在轉調

這個單位的半年後，這位阿嬤才正

眼看我，對我問這些話，對其他人

也許聽慣了，但是她與我的對話代

表的是阿嬤認同我了，當時候內心

的感動是無法言語的，還記得之前

每當阿嬤要問這些問題時，即使我

以最快的速度跳到她面前，她也無

視於我的存在，直接忽略我去找站

在我身後的護理人員——最開始照

顧她的護理人員。不過我不氣餒，

一再一再地跟她介紹我的名字和長

相，用她最熟悉的台語和她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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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擁有對於精

神疾病病人的護

理照護專業，陳

巧菱還是費盡心

思才融入了失智

老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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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她記得我，會來找我帶她回

家，這意味著在她的腦海裡留了一

個位置給我，雖然叫不出名字，但

這樣的認同已足夠了。

除了行為問題的處理以外，失智

症長者出現憂鬱症狀也是常見的，

而且往往隱藏在失智症的問題行為

之下，未被發現。曾照護一位長

者，剛來時見他經常是靜靜的在角

落不發一語，其實他正為背痛苦惱

著，因為疼痛他無法好好活動，甚

至是害怕活動，除了醫師的評估與

給藥改善疼痛外，經常幫他按摩、

陪伴、聽他說說過去隨老蔣來台灣

離鄉背井的生活等，幾次後，長者

笑顏逐開，背痛雖未痊癒，但是與

我們的信任關係更深一層，有時邀

請之下竟然願意參與趣味活動，並

對我們精心設計的活動內容展現開

心笑容，這正是護理專業中的靈性

照護。

我們疼惜各位長者，長者們也疼

惜我們；一位阿嬤總是喜歡走入護

理站，站在我們身邊俯視我們賣力

的寫護理記錄，並心疼的說：「唉

喲！你們都好辛苦哦！手會酸嗎？

我幫你們搥背，好不好？」說著同

時手已經輕柔的在我們的肩膀上抓

捏著，「你們真的辛苦吶！改天一

定要去我家開的海洋公園，報我的

名字不用錢。」聽著這些話和她溫

柔的雙手關懷，就像一個阿嬤心疼

自己的孫女兒一樣的，也

撫慰我們疲憊的心，正如

同我們膚慰、照護他們一

般。

失智不是他們所能夠選

擇的，記憶一點一點流失

也不是他們願意的。我非

常感恩在護理的生涯中有

這樣的特別經歷，提醒我

護理照護的對象是「全

人」，而不是疾病症狀，

期許自己未來必定要更用

心在臨床、發揮身為專業

護理人良能。 


